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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的革命：民國蘇北豐縣
的黨治（1927–1938）

●張　雷

摘要：本文主要依據國民黨縣級官員黃體潤的日記研究民國時期蘇北豐縣的黨

治，指出1927年北伐結束之後，豐縣國民黨精英黨員融合地緣和學緣，依靠革命

話語和國家資源，與縣長王公璵聯手，將傳統鄉紳逐出權力核心，消解「紳治」，

構建黨權。1930年王公璵離任，黨部與縣府因革命認同與施政理念發生權力之爭。 

1934年黨部驅逐縣長，以黨統政，確立「黨治」。然而，隨着抗日戰爭打破豐縣的

權力結構，黨治遭遇兩大危機：一是黨部以革命方式壓制鄉紳，導致抗戰初期獨撐

危局。二是黨部因成員理念不同而分裂，骨幹成員轉向共產主義，為中共於當地

重新崛起提供條件。本文展示國民黨在地方實現黨治的一種面向，同時揭示中共

立足地方的一條路徑。

關鍵詞：國民黨　黨治　縣政　蘇北豐縣　《黃體潤日記》

1928年2月17日，在江蘇省西北邊陲的豐縣，數聲槍響打破縣衙的寧靜， 

一名鄉紳模樣的老者應聲倒在一位青年革命幹部面前。青年為新任的國民黨

豐縣縣長王公璵，老者則是清末以來的鄉紳領袖孫基士1。國民黨豐縣黨部

以這種行刑式的處決試圖終結地方自辛亥革命以來「黨治」和「紳治」的衝突，

成為新的權力中心。

學界關於民國時期國民黨地方黨部的研究大致有兩種觀點：西方學者 

認為地方黨部放棄革命信仰，與鄉紳結盟，無力改變地方社會的權力結構，

致使革命發生質變，無法應對之後的日本侵略和中國共產黨崛起2。中國學

者多認為國民黨在清黨之後，放棄列寧式的一黨專政，屈居縣府之下，實行

＊	感謝香港嶺南大學Faculty Research Grant (101904)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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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獨裁」或「有限黨治」，導致最終失敗3。而且地方黨部因缺乏法理與制

度支撐，被鄉紳、商人或政府操弄，淪為地方的附庸4。王奇生便透過對中

央和地方黨部的觀察，認為地方黨部缺乏監督政府的權力，導致「地方政治的

重心在政不在黨。地方黨部被置於次要和無足輕重的地位，最終淪為地方政

府的附庸」5。這兩種觀點所關注的弱勢黨部或許是主流，但並非歷史的全

部，因為地方的強勢黨部並不鮮見，且強勢黨部並未對鄉紳妥協，而是繼續

革命實踐，建立黨國秩序6。

本文擬從豐縣黨政關係的制度演變、黨政糾紛和黨部對政治資源的控制， 

論述一種強勢的黨治模式，即黨、政、紳的三方博弈中，黨部清除鄉紳，力

壓縣府，壟斷國家在地方的資源，繼續革命理念。然而，這種黨治包含兩大

危機：首先，黨部通過打壓鄉紳集中權力，但孤立自己，縣政成為黨部的獨

角戲。其次，黨部成員因理念相左出現分裂，骨幹成員轉投共產主義，成為

中共立足地方的重要路徑。因此，豐縣國民黨的失敗不是因為黨部的弱勢，

恰恰是黨部壟斷權力、敵視鄉紳，無力應對抗日戰爭帶來的地方鉅變，同時

由於內部分歧而給予中共進駐當地的可乘之機。

民國縣級黨治的研究往往缺少第一手材料，本文則主要依據《黃體潤日

記》，以當事人的視角細化縣級黨部研究。黃體潤（1896-1996），字玉山，江

蘇豐縣黑樓村人，是豐縣的國民黨首腦人物，歷任國民黨豐縣黨部執行委

員、監察委員、教育局局長、代理縣長與豐縣保安旅副旅長等職。豐縣檔案

館所藏的《黃體潤日記》詳細記錄了自1933至1949年豐縣的黨治與縣政，是江

蘇省目前唯一由國民黨縣級官員撰寫的日記7。同時，本文輔以豐縣旅台同

鄉會出版的《豐縣文獻》（1977-2011）以及中國大陸地方政協出版的《豐縣文史

資料》（1983-1995），其中包含眾多當年黨政成員所寫的回憶錄，補充了史事

的若干細節。

一　民國初年豐縣的南北黨爭

自咸豐、同治捻軍之亂（1853-1868）以來，豐縣廣修寨圩保家衞鄉。寨圩

是以鄉紳為中心、基於鄉土的一種制度設計，它強化了地方精英的勢力，增

加其獨立於官府控制的自治傾向。鄉紳以村寨為基礎建立自治體系，並通過

宗族和姻親，保持一種廣泛而堅固的認同。辛亥革命前後，豐縣士紳大致以

縣城為界限，形成相互對峙的南北黨。「南黨」地近徐州和南京，傾向南方革

命政府，特別是孫中山的革命路線；「北黨」臨近山東內陸，根植鄉村，相對

保守，忠於北洋政府8，即「南黨多民黨健者，北黨多依附軍閥」9。「南黨」

以清末在南京的兩江師範學堂、兩江法政學堂、巡警學堂和清江的江北師範

學堂求學的豐縣同盟會會員為基礎，主要人物有丁蔭東、董漢槎等。丁蔭東

（1883-1921），兩江師範學堂畢業，1905年留學日本時加入同盟會，與同盟會

領袖陳其美等關係甚篤。「北黨」則以鄉村士紳為主，不僅經濟實力雄厚，而

且素有武裝傳統，代表人物有孫基士、孫紹祖等。「北黨」領袖孫基士為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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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學術論文 秀才，世居豐縣城北的常店寨，據有廣闊地畝和配備槍支。晚清新政以來，

「北黨」鄉紳通過新型政治機制擴展活動空間，孫基士在民國初年擔任豐縣商

會會長和江蘇省議員，左右地方政局bk。

南北黨的首次交鋒在1912年豐縣鼎革之際，同盟會會員沈貞作為首任豐

縣民政長，打壓地方士紳，秘密處決「北黨」骨幹張悅讓，埋下南北黨爭的種

子。然而，同盟會的權力轉瞬即逝，1913年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張勳駐防徐

州。「南黨」的同盟會會員紛紛避走，「北黨」作為實力派重執權柄。1917年， 

失勢的「南黨」成員在張勳北上復辟時再次尋到機會，回鄉聯絡山東單縣毛思

忠、毛思義兄弟的會黨土匪力量，攻打豐縣縣城，地方稱為「毛家打城」。時

任豐縣商會會長的「北黨」領袖孫基士等出款勞軍，堅守城池，「南黨」重奪縣

城的計劃破產bl。

此後，「南黨」改變策略，從政界轉向教育界，以原同盟會會員為基礎，

吸收青年知識份子，以待時機。1923年，國民黨地下黨員王子蘭接任豐縣第

一高等小學校長，與青年教師逯劍華、董玉玨等結盟組織「十人團」，控制豐

縣教育界bm。之後，又有位於徐州的江蘇省立第七師範學校（以下簡稱「江蘇

七師」）畢業生黃體潤、李貞乾等加盟，共同挑戰舊式精英，南北雙方再起爭

端bn。1924年「南黨」主導的地方教育部門因教育經費不足，建議加徵畝捐，

於是，由「北黨」成員擔任會長的農會發動萬餘名農民堵住城門，往縣公署 

請願bo。南北兩派在縣知事任免上也有角逐。1925年沈貞重新被任命為豐縣

知事，但「北黨」省議員孫建國指控沈貞曾勾結土匪攻打縣城，省府怕引起地

方黨派之爭，不再深究：「孫之所控，係屬不實，但果傳訊，牽涉太多，且促

黨爭，姑免深究。」bp南北黨爭的實質是地方對革命和國家的態度：「北黨」以

鄉紳為主，反對激進的革命和抵制國家對地方的構建，維持自治；「南黨」通

過革命理念建立認同，並以地緣和學緣強化同盟，挑戰傳統精英的統治模

式。豐縣的南北黨爭，隨着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走到了盡頭。南北黨爭具

有重要意義：首先，深厚的鄉紳權力強化了革命青年的鬥爭意志；其次，它

鍛造了青年黨員的鬥爭手段與經驗，使其一朝掌權，便試圖將鄉紳徹底逐出

地方政治舞台。

二　「黨政合一」與清算「紳治」（1927-1929）

1927年4月，北伐軍攻克徐州，「南黨」的國民黨成員開始公開身份，成

立豐縣臨時黨部。6月，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派遣王公璵以「黨務特派員」身份到

豐縣甄選黨員，整理黨務。王公璵（1902-1983），江蘇東海人，畢業於豐縣籍

同盟會元老丁蔭東創辦的江蘇省立第十一中學（位於海州），與豐縣籍學子逯

劍華等為同窗，後又成為丁蔭東的女婿，因此王公璵與豐縣有相當的淵源，

為他執掌豐縣奠定基礎。王公璵以黨務特派員的名義，核定豐縣臨時黨部委

員，專案報省核備之後，定名為「中國國民黨江蘇省豐縣特別委員會」，並指

定王子蘭為常務委員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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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根據國民黨中央的規定，縣長因籍貫迴避制度，均

為外來人士擔任；而縣黨部委員和書記長，以本縣人擔任為原則br。1928年

初，王公璵再次來豐縣，出任縣長，執掌縣府。是年夏，豐縣黨部舉行第一

次縣代表大會，王子蘭、董玉玨、黃體潤、李貞乾和李乃正被選為執行委員， 

王公璵當選監察委員。國民黨在1924年改組後，江蘇省的國民黨黨員基本上

由大學、中學和師範學校的教師以及學生組成。豐縣黨部的核心成員正是一

群來自鄉村中上層家庭的新式知識精英。他們多是江蘇七師畢業，背景相

似，地域相同，在與「北黨」的數年纏鬥中形成強大的認同，並沒有出現江蘇

其他縣級黨部因學校、地域、代際等因素形成的各種派別bs。

與當時江蘇許多縣的黨政雙軌紛爭傾軋不同，王公璵致力於「黨政合一」。 

首先，在革命理念上，王公璵由黨入政，並利用與豐縣的淵源，獲得豐縣黨

部認同，其代表的政府與黨部並無區別，據王子蘭回憶：「唯豐縣由於公璵是

由黨而政，且又當選黨部的監察要員，黨同志間的私人關係又很好，形成黨

政一家，不分彼此。縣府的措施，黨部予以支援，縣黨部的意見，縣府一概

採納。」bt其次，作為外來者，王公璵重視與地方黨部合作的必要性。據其

言：「黨與政實若鳥之雙翼，車之雙輪，要相輔而行的。假如說黨與政意見紛

歧，或者至於衝突；那麼，地方上各種事業，一定是要停頓；並失民眾的信

仰和授土劣以反動的機會。所以統一黨政界的意志，也是非常的重要。」ck因

此，訓政初期的豐縣在王公璵的建構下，形成黨政一家、各司其職的格局；

具體而言，豐縣黨部的權力基本屬於「務虛」，其職能為組織、訓練、宣傳，

黨部執行委員的行政職務多限於教育界（表1）；而豐縣政府的權力屬於「務

實」，其職能為行政、財政、司法、治安等。

表1　豐縣黨部執行委員，1928年

姓名 出生年份 畢業學校 行政職務 黨內職務

王子蘭 1900 江蘇第十中學 不詳 常務委員
國民黨江蘇省代表

黃體潤 1896 江蘇七師 教育局局長 執行委員

董玉玨 1904 江蘇七師 縣立實驗小學
校長

執行委員
國民黨江蘇省代表

李貞乾 1903 江蘇七師 縣立師範學校
校長

執行委員

李乃正 不詳 不詳 貧兒院院長 執行委員

資料來源：張鳴亞：〈王縣長〉，《豐縣文獻》，第3期（1979），頁97；江蘇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江蘇省志．國民黨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165。

豐縣黨部與行政結合，為了貫徹革命意志，首先要清除地方豪紳。根據

江蘇省黨務指導委員倪弼的報告：「江蘇61縣，沒有一個縣沒有幾個橫行境內， 

武斷鄉里的大土豪劣紳。不過徐淮海三屬的，聲勢格外猖獗，他們利用土匪

為護身符。同類中還有完固的組織，明顯的與革命勢力宣戰。」cl豐縣黨部精

英因南北黨爭，敵視地方士紳甚久，在激進的革命話語下，黨部與王公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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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先處決「北黨」領袖孫基士。1927年7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特種刑事

臨時法庭組織條例》，主要審判「關於反革命及土豪劣紳之刑事訴訟案件」cm。

8月，國民政府又頒布《懲治土豪劣紳條例》，公布土豪劣紳的十二條標準cn。

1928年1月，江蘇成立特種刑事臨時法庭，專門審理土豪劣紳案件co。江蘇省

黨部隨即將孫基士定為反動份子，王公璵受命將孫基士以「土豪劣紳勾結逆軍」 

的罪名處以死刑cp。豐縣黨部並在《申報》向全國各級黨部發表公電，聲稱「豐

縣土豪孫基士，劣迹昭著，人所痛恨，前在寧被押脫獄潛逃，仍復勾結逆軍， 

圖謀不軌，王縣長公璵奉有密諭，商同駐豐十九軍邢師長及敝黨部，拿獲格

斃」cq。而地方士紳並未坐以待斃，4月，被國民革命軍擊敗的直系軍閥孫傳芳

率領五省聯軍的殘餘部隊進入豐縣，豐縣黨部撤退至相鄰的碭山縣，士紳侯

步瀛被指定為縣長——侯步瀛在北洋政府時期曾任豐縣公益會長和江蘇省憲

代表cr。5月豐縣光復之後，王公璵和王子蘭隨即將侯步瀛逮捕在獄cs。

豐縣黨政體系構建合法性的第二個措施是剿匪。清末以來，豐縣土匪猖

獗。1928年5月，孫傳芳的五省聯軍潰走豐縣之後，地方匪徒與散兵遊卒結

合，有二三千名之多，在縣境及周遭焚燒劫掠，王子蘭等聯名呈請中央派軍

隊剿匪ct。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下屬團長的王敬久（1902-1964）駐節徐州，

王敬久是豐縣城南劉王樓人，學生時期曾參與「南黨」活動，1924年在江蘇省

臨時黨部領導人顧子揚介紹下入讀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後參加北

伐，1927年攻佔徐州，升任團長，受重於師長顧祝同，最終授陸軍中將。逯

劍華等王敬久的故舊，向其述說匪害慘狀，希望引入軍方力量剿匪。王敬久

隨即率部回鄉剿匪，以北伐軍精銳輾轉三縣，全殲土匪，「自是盜氛竟絕，盜

之過鄰境者，亦相戒不敢入豐，一境之內，翕然寧靜」dk。在黃體潤、逯劍華

等主導下，地方豎立「王團長敬久剿匪紀念碑」dl，刊石紀功，以碑刻形式明

確其軍方支援，王敬久則成為豐縣黨部在軍中的重要奧援。

豐縣黨部在穩固根基之後，開始系統清算地方舊紳。豐縣的豪紳可以分

為兩類：一是上述孫基士所代表的鄉紳；另一類是北伐結束後下野的北洋軍

閥。豐縣籍督軍李厚基（1869-1942）首當其衝。李厚基出身北洋嫡系，歷任李

鴻章直隸總督署衞隊管帶、北洋陸軍第四鎮第七協協統，1913年出任福建鎮

守使和督軍，在軍閥割據時期傾向段祺瑞為首的皖系，1922年退出政界。李厚

基雖然政聲不佳，但為人謙和，事母至孝，深受鄉里敬重；在豐縣建督軍府， 

廣置田產，深居簡出dm。北伐以後，福建省黨部要求查封李厚基在豐縣的財

產dn。豐縣黨部以「逆產」為名，沒收李厚基兄弟的房產和四十頃田地，其中

城南的百餘間房舍改辦鄉村師範學校，城內的兩處住房分別改為縣立女子學

校和農工銀行，由縣黨部「協取監視，臨時沒收」。1929年李厚基回鄉葬母，

請求當局發還塋田（祖墳用地），國民政府認為李厚基在福建期間並無禍國殃

民之事，特由江蘇省府訓令地方當即歸還，但是豐縣黨部續以「監視」為辭，

因循不還do。與此同時，李厚基的舊屬王獻臣也受到清算。王獻臣（?-1941），

豐縣城北的王店子人，民國初年投奔李厚基，任福建陸軍第三師師長，北伐

之後解甲歸田。王獻臣在家產被查封後，向江蘇省府控告豐縣縣長藐視命

令，拒不發還財產dp。此事遂演化為江蘇省府與省黨部之間的矛盾，省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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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王獻臣「附逆」（依附北洋軍閥），不能發還財產，但省府認為省黨部沒有

提供任何證據，也未向司法機關檢舉，不符合處理「逆產」的相關條例dq。最

後國民政府以江蘇省黨部所據未盡合法，訓令發還王獻臣的財產dr。

豐縣黨部不僅在經濟上懲罰「封建反動」的鄉紳，而且在政治上以政黨體

制替代地方精英統治模式，廢除士紳的區董、會首、莊長等制度，重新劃分

行政區域，設立七個區公所、二十八個鄉鎮，以消解鄉紳權力網絡的地緣性

和血緣性ds。與此同時，在文化上否定鄉紳，推翻其信仰體系。黨部將反迷

信等同革命，拆除廟宇，興辦學校，滲入基層，重新劃分地方權力格局。豐

縣的城隍廟始建於元朝至正年間（1341-1370），1928年王公璵等率領警士和學

生把城隍泥塑神像像垃圾一樣填入廟後水坑，然後將三進院落的廟宇改為豐

縣民眾教育館dt。黃體潤執掌的教育局，在拆廟興學運動中更是表現積極ek。 

豐縣的拆廟運動非常徹底，除孔聖廟和柳將軍廟外，其餘廟宇均改作學校。

又據說「縣黨部工作人員尚訂有公約，過年時到各黨工同仁家巡查，如發現誰

家有燒香拜神的迹象，必須受罰」el。1929年4月，國民黨江蘇省執委會制定

「摧毀封建勢力方案」，要求破除一切寺觀廟庵，改作他用em。而豐縣黨部在

此之前已經完成拆廟興學，可見其革命的堅決與激進。由於黨部的革命精

神，鄉紳逐步退出權力中心，回歸村寨，為黨治奠定基礎。

正如王奇生所言，國民政府訓政前期，國民黨在地方層級的運作是地方

黨部與地方政府分別自成系統，黨政分離，互不統屬，從而形成一種「雙重衙

門體制」：「形式上，黨政之間平等制衡，互相監督⋯⋯但在實際運作中，黨

政之間為爭奪權勢資源時起衝突。」en北伐結束後，江蘇省地方黨部許多年輕

黨員對傳統觀念的反抗及其行動，與地方政府的穩重與保守形成鮮明對比。

縣府與本地鄉紳名宿的關係，往往要比縣黨部密切，從而導致縣府與縣黨部

的不和，有時甚至發生暴力衝突eo。就豐縣而言，王公璵由黨入政，以革命

服務建設，平衡黨政關係，暫時緩和了黨政之間的緊張關係；同時在精英黨

員努力下，將黨部嵌入地方。然而，王公璵的離任預示着黨政對立的開始。

三　黨政矛盾與黨部奪權（1929-1937）

1929年11月，中原大戰爆發，西北軍將領馬鴻逵佔據徐州，王公璵因軍

閥威脅暫時逃離，1930年正式辦理離任ep。與地方無任何淵源的湖南人楊良

接任縣長，羽翼豐滿的黨部不願屈居於外來的新縣長之下，與縣府的裂隙漸

現。如前所述，縣黨部的常務委員和黨員多為本地人，因此不同於縣府官員

受籍貫和任期的限制，從而容易形成長期控制黨部的地方勢力。豐縣黨部精

英以革命價值觀的認同，形成穩固的權力群體。由於黨部負責輿論、教育、

文化、社會生活等工作，教育界是黨部勢力的傳統領域。豐縣教育局局長向

來由黨部委員擔任，分別是黃體潤（1928-1930）、王子蘭（1930-1934）和董玉

玨（1934-1938）。而作為豐縣最高學府的縣立師範學校及中學，校長也由黨部

委員擔任。因此，豐縣黨部以師生關係為紐帶，培養籠絡青年黨員，強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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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體意識，形成集聚效應（表2）。與此同時，豐縣黨部群體又夾雜着學緣和地緣

關係。例如，黃體潤與李貞乾為豐縣務本小學和江蘇七師的同學，黃體潤與

王敬久有師生之誼eq。他們以黨部為核心，以親誼和友誼作為紐帶，形成穩

定的地方政治集團。北伐後豐縣黨部的主要成員為李馥亭、董玉玨、王子蘭、 

李貞乾和黃體潤，五人組成堅固的同盟，掌控地方，維繫黨治。據黃體潤

言：「馥亭、玉玨、香山〔王子蘭〕、貞乾與余，最稱莫逆，而處理縣中大計，

五人意見尤為接近。」er

表2　豐縣國民黨黨員學歷統計，1931年

學歷 文盲 私塾 小學 中學 師範 大學 專門學校

人數 0 7 12 35 59 1 15

資料來源：《江蘇省志．國民黨志》，頁456。

勢力穩固的豐縣黨部不會輕易屈服縣府之下，仰人鼻息，而是通過建設

彌補制度不足，增強自身權力。根據國民政府法律，黨部與政府是平行機

構，不存在任何隸屬關係，黨部無權干預政府事務。江蘇省府1927年頒發《縣

黨部與縣政府之關係條例》規定：「縣黨部對縣政府有監督之權，及建議之

責。但不得強制縣政府執行。」es1930年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通過《對於各級

黨部及全體黨員之訓令》，再一次強調：「黨部⋯⋯不可自趨於與政府對立之

地位，而當努力以國民之資格推進社會，協助政府，以求實行吾黨主義、政

綱、政策。」et換言之，政府既有法理制度優勢，又有行政資源可資利用，明

顯處於強勢地位；而黨部則相形見絀，既乏法理，又無資源，在擁有行政、

財政、司法等權力的地方政府面前顯得無足輕重，黨治在地方層級幾乎處於

一種「虛擬狀態」，即「上層有黨，下層無黨」fk。

雖然地方黨部在架構上沒有事權和財權，無法真正制約和監督政府，但

豐縣黨部在制度框架內最大程度地鞏固權力。首先，黨部保證財政權力。豐

縣作為江蘇省的三等縣，黨部經費每月由省撥付1,000元（銀元，下同）fl。此

外，黨部控制縣內兩大財政機構，即農工銀行和公產公款管理處。公產公款

管理處掌管全縣的公共財產以及沒收的「逆產」，1931年「逆產」收入16,000元， 

除去開支剩五千餘元fm。而黨部控制的教育局甚至可以發行流通券，數額超過

其儲備金數倍，且並無固定基金擔保，僅以教育局附加費抵押fn。其次，黨

部重建農會，藉此擴大影響力。國民黨將農會作為訓練與整合農民的法寶，

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在1930年制定《農民運動方案》，將訓練農民參與運動

視為農會的重要工作。同年，國民政府又頒發《農會法》，使農民運動更加制

度化fo。豐縣黨部成立縣農會，並建立六個區農會和六十八個鄉農會，1931年 

會員總數為10,880人。由縣黨部委員彭世亨任幹事長，李貞乾為副幹事長fp。 

最後，黨部創辦《豐報》，作為輿論監督工具。《豐報》於1932年11月創刊，由

時任豐縣黨部書記長黃體潤任社長，員工薪資及一切費用均由縣黨部統一支

出。《豐報》每周六期，每天印千餘份，免費分送區鄉以及各團體，並在縣政

府、報社門外和四個城門張貼，以供民眾閱覽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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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縣黨政矛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豐縣黨部與楊良主導縣府對待

鄉紳的不同革命理念。縣府注重從地方汲取建設資源和財政來源，由於鄉紳在

地方的影響力，加上政府要完成上級的賦稅徵收任務，遂有與其聯盟的強烈

意願。而縣黨部強調革命精神，繼續打壓士紳。同時，豐縣黨部的革命性還

與江蘇省黨部的派系問題相關。江蘇省黨部的派系之一是省府主席陳果夫為

代表的「CC派」（即「中央俱樂部組織」），注重建設；另一派則是顧子揚為首

的「反CC派」，側重革命。顧子揚（1875-1940），江蘇銅山縣人，同盟會元老

和國民黨徐州支部長，1924年任國民黨江蘇省臨時黨部領導人，負責江北各

縣的黨務活動，積極保送青年去黃埔軍校，後任江蘇省黨部執行委員，在黨內

和黃埔系中都頗有影響。豐縣的黨部成員多與顧子揚有關係，如王子蘭經顧子

揚介紹加入國民黨，回鄉後參與建立豐縣臨時黨部。因此，豐縣黨部深受顧子

揚影響，繼續強調國民黨的革命傳統fr。例如，豐縣黨部持續致力於清除共產

黨。豐縣自1928年始有共產黨員活動，並於1931年成立中共豐縣縣委。國民

黨豐縣黨部為此專門設立「肅反委員會」，抓捕骨幹黨員皇甫瑞森，逼其供出

組織上下人員，從而將縣內共產黨組織一網打盡，強化了國民黨的權威fs。

1929年馬鴻逵趁中原大戰之際佔據徐州，豐縣籍北洋舊紳李厚基試圖利

用舊識關係，請求馬鴻逵出面解封被扣押的家產ft。然而馬鴻逵不久即退出

徐州，豐縣黨部據此向江蘇省府報告李厚基勾結「閻馮」（閻錫山、馮玉祥），

《豐報》於1932年11月創刊，由時任豐縣黨部書記長黃體潤任社長，作為輿論監督工具。（圖片由張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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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術論文 圖謀不軌，將其田產列入沒收狀態gk。1931年，李厚基到鎮江呈請江蘇省府

發還田產，省府函請省黨務整理委員會轉飭制止，並令民政廳即時發還 gl。

楊良擬將之交予李厚基，豐縣黨部卻以沒有接到江蘇省黨部命令不願發給，

並且着手「拆除屋宇，砍伐樹木」gm。李厚基只得再次呈請江蘇省黨部飭令豐

縣黨部退還田產。在數次接洽之後，黨部最終將李厚基的田產發還，不過還

是沒收了其中的二百餘間房屋以及十五頃土地作為公益之用gn。

與黨部打壓鄉紳相反，楊良主動結交地方士紳。1932年，楊良率隊清剿

盤踞豐縣縣城西十里的土匪，但不幸被圍困，他向西北士紳領袖渠時漢求

救。渠時漢帶隊解圍之後，兩人結為刎頸之交go，楊良任命渠時漢為豐縣保

衞團第四區團長gp。此外，楊良重用表現積極的鄉紳。鄉紳劉保恩前後共捐

資1,500元興學，楊良呈報江蘇省教育廳給予獎勵gq，並在1933年任命劉保恩

為第二區區長。可是劉保恩與二區民眾的關係失和，衝突不斷，黨部認為縣

府沒有早日撤換，致使雙方兵戎相見，縣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劉與二區

民眾感情惡劣，已達極點，縣府早當撤換，今一再姑息，致釀此禍，縣府不

能不負咎也。」黃體潤私下則認為劉保恩是個小人：「彼為一反覆無常、卑鄙

不堪之小人，在二區三次被人毆打，猶不知羞。」gr

其次，豐縣黨政矛盾體現在對待民眾的施政理念。黨部以接近民眾為革

命己任，這也是黨部掃除鄉紳的原因之一，並為此重建農會和開辦民眾教育

館等：「黨部工作除黨內所應為工作外，尚對於民眾教育，鄉村教育等事宜，

努力推行，與民眾頗稱接近。」gs而縣府為推行政令，時常不惜傷害地方民眾

利益。例如，1933年縣府在二區開挖東支河，該區人士王茂苓因聚眾反對挖

河，被縣府通緝。王茂苓逃脫後，縣府拘捕了他的妻子、侄子和弟弟。黃體潤

為此在《豐報》上撰寫了一篇語言激進的社論，抨擊縣府非法拘押無辜家屬，

後又接見二區代表，答應給予輿論援助。作為報復，楊良則率領軍警包圍黨部

治下的民眾教育館，以「擅用圖記印章」罪拘捕館長李坤若。李坤若是黨員，

也是李貞乾的胞弟。黨部認為楊良小題大做，立即召集各機關團體開會，要求

釋放李坤若，否則實施三項反制措施：一、教育界聯名呈控縣長非法逮捕公務

員；二、縣黨部呈控縣長非法逮捕黨員；三、黨部派人赴徐州聯絡全省社教機

關人員聲援。兩日後，董玉玨、王子蘭和黃體潤具名將李坤若保釋。經此風

波，黨政之間徹底破裂，已無合作可能，而黨部開始謀劃改組縣府gt。

「騎三師禍豐案」成為黨部驅逐楊良的契機。早在1931年9月，馮玉祥的

騎兵第三師（以下簡稱「騎三師」）在中原大戰落敗後駐扎徐州，師長張占魁曾

多次以借款名義向豐縣當局索要軍餉。楊良主張供應餉需，黨部則深表不滿， 

雙方發生齟齬。11月，豐縣黨政聯席會正式拒絕該師的糧秣需求，楊良左右

為難，失所主張hk。因所求未果，「騎三師」於12月25日縱兵洗劫豐縣政府、

豐縣黨部、田賦徵收處、公款公產管理處，以及警察隊等處的公私財物，並焚

毀田賦徵收處的徵冊與糧串（繳納錢糧的收據），同時拘捕縣長楊良，縣黨部

常務委員董玉玨，執行委員李馥亭、李乃正，監察委員黃體潤等人。楊良不

久獲釋，但董玉玨和黃體潤等被指控為共產黨員，前後共關押了四十九日hl。 

「騎三師」在兵禍中焚毀豐縣田賦徵收處1930年漕米和1931年第一期的所有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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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與糧串。因為當時正值稅收旺期，楊良呈准縣財政廳「以印收代替糧串，繼

續徵收，因之糧戶多被重徵」，共計重複徵收三千八百餘元；之後「地稅係在

騎三師暴動後開徵，與事變毫無關係，乃並不造串，亦竟改用印收」hm。這個

疏漏為黨部打倒楊良提供了機會。

「重徵案」正源於「騎三師禍豐案」後楊良對徵稅工作的疏漏。1934年3月，

豐縣農會幹事長彭世亨和副幹事長李貞乾向江蘇省監察院呈控楊良重徵殃民hn。 

同時，豐縣各機關由黃體潤擬稿，聯名致函民政廳，請求江蘇省府迅速撤換

縣長：「楊良不去，豐縣決無較好希望，行見王前縣長公璵在豐苦心經營之事

業，將被其摧毀淨盡。心所謂危，故列舉楊良劣迹十餘條，上書陳主席、辜

廳長，請求迅速撤換，以慰豐人。」4月，徐州督察專員在董玉玨請求下到豐

縣調查，彭世亨和李貞乾率農會職員百餘人拜謁，陳述楊良重徵殃民的罪行， 

督察專員會同豐縣黨部查封相關物證。黃體潤隨即整理匯總楊良「重徵案」的

各方消息，在《豐報》刊登。黨政勢若水火之時，前任縣長王公璵前來調和，

希望「排楊」風潮不致擴大。最後，調停結果是楊良他調，雙方停止攻擊，聽

候省府解決。期間，王敬久也以師長身份回鄉參與調停疏通ho。楊良最終還

是因「濫用職權，重徵殃民」被免職，並停用四年hp。

豐縣黨部以「重徵案」驅逐楊良，突破制度限制，馴服縣府，確立「黨治」，

以至地方有打油詩云：「豐縣縣長不好幹，四個新秀掌大權，董玉玨來李貞

乾，黃體潤來王子蘭。」hq6月，繼任縣長王述先履新。半年之後，黨部就認為

縣長性格猜忌，好聽流言，而且理政只講事體，不講手續。1935年省府派員

到豐縣視察，約請黃體潤、李貞乾、董玉玨和王子蘭談話，黨部趁此舉告縣長

任用私人以及貪財好利的種種行為，並請求向省府轉達，面諭改正。為了緩和

黨政關係，勢單力薄的王述先主動示好，向黨部分享權力，聘請黃體潤為縣

府第一科科長，執掌公安、建設、教育、農林、自治、保甲等重要政務hr。而

且，王述先主導的地方一切事業，均以黨部提出的施政綱領推行hs。1936年

王述先轉任阜寧，成應舉接任縣長，對黨部意見言聽計從。抗戰爆發之後，

1937年12月20日董玉玨被任命為豐縣縣長，正式實現「黨政合一」ht。

在與縣府的爭鬥中，豐縣黨部之內也曾出現分裂，最典型的是逯劍華出

走。逯劍華為江蘇豐縣人，與王公璵既是中學同學，又是王公璵的婚姻介紹

人ik。逯劍華在1926年加入國民黨，是國民黨豐縣臨時黨部的初始委員il。

但與豐縣黨部的其他主要成員不同，逯劍華隨後一直任職縣府，王公璵當政

時期任縣府第一科科長，楊良執掌縣政時期轉任縣府秘書。「騎三師禍豐案」

之後，逯劍華試圖調和楊良與黨部的矛盾，但雙方裂痕日深，夾在中間的他

處境困難im。但是，逯劍華本身為縣府秘書，職責所在又不免維護縣府。例

如，1933年《豐報》批評縣長拘押王茂苓家屬，逯劍華非常不滿黃體潤的做法， 

指示二區代表向報社交涉，不要刊登攻擊文章，黃體潤則認為逯劍華身為政

府人員，干預輿論，殊為不通，「藉以要挾輿論，干涉輿論。余閱知後，即向

其質問」。因此逯劍華與黃體潤的誤會漸深，而楊良則趁機試圖拉攏逯劍華，

組織團體，聯政倒黨。然而，逯劍華不願再夾在黨政之間，於是脫離地方而

去，後繼續追隨在外為官的王公璵擔任秘書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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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學術論文 四　黨部危機與南北黨爭的「復辟」（1937-1938）

總而言之，辛亥革命以來，豐縣黨部精英一直參與縣內的南北黨爭，與

地方士紳纏鬥數年。北伐之後，地方黨員精英依靠革命話語和國家資源，與

縣長王公璵聯手，融合地緣和學緣，構建黨權。豐縣黨部精英先以革命壓制

舊紳，消解「紳治」；再通過「重徵案」，驅逐縣長，收服縣府，確立「黨治」，

展示國民黨在地方層級的另一種強勢面向。與王奇生的解讀不同，豐縣黨部

並未因缺乏法理與制度支撐而淪為政府的附庸，相反，它依託地方精英黨員

網絡，在制度框架內強化「黨治」，繼續推行革命。但豐縣黨部更大的危機在

1937年抗戰爆發之後，強勢的黨治孕育了兩大危機：

首先，黨部藉犧牲鄉紳獲取合法性，難以得到地方勢力的認同，因此在

抗戰初期四顧無援，只得獨撐危局。被黨部孤立敵視十年的地方士紳，隨着

抗戰的到來東山再起。全面抗戰爆發之後，士紳立即對黨部成員採取行動，

其中以董玉玨遇刺為代表。1937年12月16日，黨部核心成員、時任教育局局

長的董玉玨在辦公室門前遭到三槍襲擊，幸未受傷。而幕後主使是侯敬五，

如前所述，其父侯步瀛在北伐結束之後，作為「北黨」骨幹被縣府逮捕，久押

在獄，侄子侯敬善曾向江蘇省府控告王公璵和黨部「朋謀報復」，將年老體弱

的侯步瀛久羈謀命io。1932年，豐縣黨部再次將侯步瀛拘捕，被侯家控告至

江蘇省高等法院ip。不過，侯步瀛還是被關押數年。侯家認為這都是董玉玨

的設計，一直伺機報復，乘地方因抗戰動盪之際，出酬金僱兇刺殺董玉玨。

經此之變，黃體潤總結：「此等事情發生，早在意料中，因吾等服務地方多

年，恩怨不能不有。」iq

同樣，北伐之後一度被沒收家產的北洋軍閥師長王獻臣，雖然後來豐縣

政府迫於上峰壓力發還其家產，但王獻臣已因此與國民黨勢同水火ir。抗戰

爆發後，王獻臣以「抗日自衞」為旗號，在城北家鄉迅速組建近二千人的武裝。 

董玉玨試圖通過中間人解釋誤會，冰釋前嫌，「敝縣王獻臣先生，與弟過去並

無若何恩怨。唯以奸人從中挑撥，致形蹤稍行疏遠。——請轉告王先生，可

約地相會，以釋過去誤會，而商救國大計也」is。王獻臣最終選擇與日軍合

作，對抗國民黨it。

其次，黨部之內出現分裂，李貞乾轉向共產主義，使得中共得以借助

國民黨固有的資源，發展青年學生黨員，建立革命武裝以及根據地，成為

中共立足地方的一條權力路徑。抗戰時期中共在豐縣的捲土重來源於李貞乾

的轉向。李貞乾自1927年任國民黨豐縣黨部執行委員，平日喜歡讀書，不滿

現實，思想激進，有「小火車頭」之稱 jk。1934年，江蘇省黨部將自首的中

共黨員孫叔平交由豐縣黨部代為管訓，時任黨部訓練部部長的李貞乾主管 

其事。孫叔平為相鄰的蕭縣人士，武漢大學肄業，通曉德文。李孫二人同住

一層，李貞乾漸受孫叔平的薰染，「盡棄其所學而學焉」，轉向共產主義 jl。

1935年夏，李貞乾任豐縣黨部常務委員，兼任豐縣縣立中學校長，利用職務

之便，將孫叔平聘為國文及外文教員，視為左右手，宣傳共產主義，動員青年

學生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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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之後，豐縣黨部在動員群眾抵禦強敵的路線上發生重大分歧，

即「王道」與「霸道」之分。黃體潤主張「霸道」，自上而下，以政府作軀殼，發

動公務人員、小學教員、青年學生，訓練壯丁。而李貞乾則主張「王道」，自

下而上，擺脫政府束縛，由小學教員自動聯絡壯丁，編組訓練，兩人因之辯

論激烈。1938年春，李貞乾加入共產黨，從此其所主持的縣事基本沿襲中共

的主張。黃體潤在日記中記述：「自抗戰開始後，共產份子即在縣積極活動，

貞乾因受共產重要份子孫書〔叔〕平熏陶，早經加入。其最近所主張之縣事，

皆共產黨所主張者也。」jn李貞乾又利用黨部的資源，聯絡青年學生，組建抗

日義勇隊。據中共黨員郭影秋所言，「豐縣的統戰工作比較好，李貞乾同志在

上層做工作，把國民黨大隊一部分搞了過來」jo。正是通過李貞乾，中共從國

民黨內部找到突破口，嵌入地方，成為其立足豐縣的一種重要路徑。

五　小結

豐縣黨部的強勢統治涉及複雜的制度、理念以及人事糾紛，但在一定程

度上仍是地方派系之爭的延續。北伐之後，源於「南黨」的國民黨新式教育精

英，以革命擊潰「北黨」，掌控政局，終結地方政治的南北對峙。青年黨員建

立「黨治」秩序，拒絕分享權力，清算「紳治」，形成寡頭政治。抗戰之後，正

是「北黨」的傳統區域出現國民黨的兩大競爭者，一是李貞乾領導的抗日義勇

軍，二是王獻臣組建的抗日自衞隊，兩者均在豐縣北部實非偶然。被國民黨

黨部壓制十年的地方社會，利用抗戰打破地方權力結構之機，換了一種方式

重新呈現，形成新的南北相爭格局，而豐縣黨部心心念念的「革命」，似乎又

回到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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